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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bearer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is rich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volving 
10 categor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heritance, combing the Tianjin intangible protection 
dilemma, and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integrity protection inherit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space,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brigade industry moderate fusion, into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for the future of Tianj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rovides a referen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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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规划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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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涉及10类。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分
析，梳理了天津非遗保护传承的困境，并提出强化整体性保护传承、建设文化生态保护空间、非遗资源与文旅产业适度融
合、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等策略，为未来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了参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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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颖（1983-），女，中国天津人，硕士，高

级规划师，从事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保护类规划研究。

1 引言

天津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多彩的

区域文化。然而，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主要集中

在项目层面的保护和开发上，缺少系统分析与总体统筹，特

别是随着保护开发的矛盾日益显化，需加快研究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的内容、路径，合理促进“活化”利用的同时，

有效彰显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

2 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分析

2.1 非遗项目等级
2006 年 5 月—2021 年 6 月，国务院公布了 5 批国家级

非遗名录，涉及遗产项目 1557 项、拓展项目 604 项，其中，

天津入选的非遗项目总数 49 项。2005 年以来，31 个省、市、

自治区相继建立并完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34 个城

市也公布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天津认定公布

5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 376 项。

从数量上看，现有公布认定的非遗项目以市级为主，

占比约 89%。从门类上看，两个等级非遗项目的历次认定

门类虽均趋于丰富，仍存在差异，国家级公布认定类别从第

一批的 4 类增加到第五批的 6 类，市级从第一批的 8 类增加

到第五批的 10 类。这些都说明了天津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

存在较大潜力 [1]。

2.2 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类型

2.2.1 项目类型结构
天津非遗项目在不同类型上的分布存在着差异。

总体来看，传统技艺优势明显，尤其是市级非遗项目

数量达到 136 项，在市级以上非遗项目中占比 35.47%；传

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占比较高，分别

占比 14.04%、11.33%、9.11%。天津国家与市级各类非遗项

目统计，详见图 1。

然而，部分类型非遗项目也存在短板。如，国家级

非遗名录中，民间文学、传统舞蹈仅 1 项；民俗、传统

戏剧、民间文学的非遗项目在市域和区域层面的总量较为 

稀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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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传承人类型结构
2007 以来，天津市入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有 5 批、42 人，天津认定公布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 4 批、282 人。

从传承人的类型结构看，传统戏剧、曲艺类传承人数

量在天津占绝对优势；传统医药、传统音乐类在国家级传承

人名录中占比较高，但在市级传承人中优势下降；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类传承人在市级传承人中人数较多。

民间文学、民俗、传统舞蹈传承人相对不足。比如，

国家级名录中，传统舞蹈和民间文学“缺位”，民俗类仅 1 人，

市级名录中，民间文学、民俗类非遗传承人数量占比极低。

相较非遗项目与传承人的匹配性，传统戏剧、传统技

艺的匹配度不高。一方面，天津的传统技艺在区域内优势显

著，但其传承人数量并不能支撑其保护传承，国家级传承人

的储备尤显不足。传统戏剧的非遗传承人数量最多，但其非

遗项目的数量不多，资源挖掘不够。

天津非遗项目与传承人对比分析详见图 2。

2.3 总体分布情况

天津市非遗项目、传承人在全市 16 个区均有分布，但

分布并不均衡。从市级非遗项目来看，主要集中在市内六区

（不计市级部门、企业），基于已掌握资料分析，市级非遗

项目以和平区为多；环城四区中北辰区非遗项目占比较高。

非遗传承人主要集中在市内六区（不计市级部门、企业），

以市级政府部门、院团和企业申报居多；国家级传承人以南

开区为多，市级传承人中红桥区、和平区占比最高；环城四

区、外围五区和滨海新区的传承人数量相对较少，尤其以国

家级更为稀缺 [3]，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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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天津国家与市级各类非遗项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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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天津非遗项目与传承人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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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护传承中面临的挑战与难题

3.1 后备资源不足，难以发挥城市作用
1986 年天津市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总量相对偏低，未充分体

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作用。国家级名录中，天津

的非遗项目仅 49 人，数量在全国各省中（含中国港澳）位

列第 28，在全国及东部地区排位均靠后，且在四大直辖市

中数量最少；天津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仅 42 人，在全国各

省中（含港澳）位列第 27，在东部地区排位靠后。

3.2 结构分布不优，资源有待整合优化
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结构、空间分布的分异较

大，资源整合不够。从分类结构看，传统技艺项目具有绝对

优势，但其传承人数量占比不高，难以支撑传统技艺的传承

与发扬；传统戏剧的传承人优势明显，而其非遗资源挖掘略

显不够；民间文学、民俗的非遗资源总量不高，较易成为未

来保护传承的短板。从构成分布看，非遗项目以市级部门、

企业申报为主，占比将近 1/3；非遗项目与传承人主要集中

分布在中心城区，各类非遗项目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空间集聚

态势。由于缺少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前瞻性、全局性，尚未

系统整合、统筹规划、优化组合，不能充分发挥非遗资源体

系的最佳效能与价值。

3.3 非遗的濒危性，使保护传承面临挑战
在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保护本身

面临着严峻挑战，非遗作为一种“无形”的传统文化，更加

亟须保护传承。正是由于非遗项目的传承难度大，更需依赖

于传承人的言传身教。然而，经过十几年的保护与传承实践，

传承人老龄化、非遗项目传承人短缺，仍是保护传承中面临

的制约因素。传承人断层、传承技艺失传的风险不容小觑，

非遗保护的后继无人无疑会造成一些非遗项目濒临灭绝。

3.4 组织机制不完善，仍需健全认定工作
非遗保护管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机制建设不够完

善，且仅依靠文化和旅游局唱“独角戏”，难以应对种类繁

多且当前较为复杂的保护传承工作。因而，在具体的保护传

承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类别、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与

教育、体育、财政、民族宗教委员会以及街道社区等加强合

作，综合建立应对多类型的系统保护传承管理体系。

非遗项目与传承人认定的时间、周期不同步，难以做

到项目与传承人的统筹考虑。申报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部

门、院团及大型国有企业，由于现有的认定标准多为定性，

认定公布的项目和传承人多为有威望、知名的项目与人才，

难免“高高在上”，忽视了“生活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

这也需要优化认定评价思路与标准，进一步挖掘具有潜力、

接地气、亟待保护的资源，使天津的非遗等级、数量、种类

得以提升 [4]。

4 天津非遗保护与利用规划策略

4.1 强化非遗的整体性保护传承
坚持整体性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要充

分把握民俗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和互释性，使其贯穿于在各项

保护工作中，唤起申报单位与传承人的保护意识，促进非遗

资源的有力保护。特别是，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统筹规划。

4.2 探索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格局
天津应充分利用其多样化的非遗资源，进一步分析识

别非遗项目的整体空间特征，优化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

间分布格局，在特定的区域内探索建立文化保护机制，以非

遗为核心，加强对于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

护修复。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保护体系，平衡好“文

化—生态遗产”的保护关系。

4.3 非遗资源与文旅产业适度融合
非遗资源的合理适度开发是促进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

在当前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可以基于实际，提出合理的布局、

模式、线路等内容，加强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的互动关联。

对具有特色性、代表性、经济性的非遗资源，以多元化、区

域性的非遗文旅 IP，串接多层次、多节点的非遗游览线路

与体系，更好地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动能，充分彰显

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多文化

内核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其区域文化影响效能。

4.4 将非遗保护传承融入规划体系
在摸清重点代表项目、展示形式、传承情况、对空间

环境要求等内容的基础上，从非遗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审批、

区域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等方面，提出保护与管理要求。随

着规划的逐层深入，可逐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要

求落实到地块，通过加强保护婚庆礼俗节日场所、手工技艺

传承场所，管控、民俗、技艺等表演场所的空间环境等，对

非遗项目及其场所环境的原始形态、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等

提出保护与管控要求。此外，发挥国土空间“一张图”的功

能作用，实现统筹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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